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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中的依他力

嚴耀中
北京師範大學

摘  要 ：密教把依他力作為修行的特點之一，是佛教本身理論不斷

發展所導致的結果。這種屬於廣義的轉依也是其適應性的一種表現，

包括密教來到中國之後的種種變化。

關鍵詞 ：轉依、密教、依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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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從原始時期到最後進入密教階段，雖然走向涅槃的目標始終

不變，但修佛的方法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其中之一便是由依自力轉

向側重於依他力。這個過程吾人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轉依”，一種

對自我與非我之間關係的認識之增進所導致的路徑變化，也符合着轉

所依而成佛之廣義。鑒於密教修行中展示出明顯的依他力思想，因此

其與佛教原有的依自力觀念的關係，以及由此發生的各方面影響，值

得作為剖析之典型。

宗教的差異，包括一教之內的教派分歧，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觀

念上，所謂依自力和依他力問題即是其中之一。因為宗教修行中依自

力和依他力的比例是判別宗教性質和對社會文化適應性的一項重要標

誌，因此並非是一個簡單問題，從而也是密教輸入華土後展示中國化

程度的一個方面。

從修佛的最終目的反視，是一個為解決“生、老、病、死、怨憎

會、愛離別、求不得、五盛陰”等八苦而達到“常、樂、我、淨”之

過程，其實這也是一個從尋求自我解脫到泯滅一切差別的過程，其間

解決辦法產生變化也是理所當然。這中間，解脫可以說是一種完全由

自覺指導下的對抑制欲望的自我努力，而差別之泯滅則是需要主體和

客體雙向互動才能達到目的，兩者之間還是有所差別的。

對於具體的人來說，如何超越生死與自我，依自力還是依他力是

一個重要的分歧點。雖然在生活實踐中兩者不可能完全被分得清清

楚楚，就像人的智商和情商不可能被絕對地分割開來一樣，所以只

能就其傾向性而言。一般地說，智商所形成的理性會明白任何得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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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還得靠自身之努力，即有所謂依自力 ；情商容易產生和依賴信仰，

深感絕對的精神力量既然可以創造萬物，就必定能解救自己，“在為信

仰所充溢的虔誠中，個人忘卻自身，而專注於其物件”1，於是在增厚

宗教氛圍的同時形成了依他力的思想基礎。後者也是形成宗教意識的

本源，雖然宗教修行也需要自己的努力，但在通常的情況下宗教信仰

的濃度是和依他力或依神力觀念成正比例。

在世界宗教之林，佛教對這個問題特別注重，因為它走過一條

從主張依自力解脫到側重依他力的過程。任何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

既有可能對自身的特點或特點之一不斷地進行強化，也有可能此特點

被弱化，後者亦被稱之為異化。因此，在佛教傳播過程裡發展出來的

許多部派中，所含依自力和依他力成分之比重，大致上能夠判斷出某

個教派或宗派還持有多少佛教的正統性，或者說被異化了多少。

與大多數的宗教相比，早期佛教的一大特色在於信徒要擺脫生

死命運所帶來的諸多苦惱，並不是依仗神力，而是依靠自己修得正

果，即“通過自身成為自為者”2。佛陀自己的身體力行，以及他對追

隨者的宣說與指導，並非屬於宗教性質，而是對於人生與世界的一

種理性探索，所以爭取覺悟得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他“通過對神祇權

威的否定，消除了依賴教司種說情的需要，宣揚一個人人都能在

今生或後世自救的體系”3。佛陀的學生和信徒也大體做到並形成傳統，

即佛徒“在獻身于神聖目標時，一切他所傾心發揮的張力給予他一

1   叽ᵨ❪ȧჃ᪅ਞႤȨ喏偻ᚢᒭ䂛喏ࡃϘ喝͙ షᰯܦ❴喏1999 Ꭰ喏じ165 䴭Ƞ
2   叽ᵨ❪ȧჃ᪅ਞႤȨ喋ݹᤙ喌喏じ 85 䴭Ƞ
3  㗛ᅨe㒱жe䀪ᰨȧ҇᪅᪳⢧Ⴄ䁇Ȩ喏䮟͂ሜȟ㈬䈳䂛喏̶⊣ 喝͙ 㺫ᰤᅬ喏

2019 Ꭰ喏じ 135 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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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聖意志的精神力量”4。毫無疑問， 這種力量形成的全過程都在“自

我”的範圍內，包括在覺悟過程裡的自證。佛陀在其中，僅僅是作

為指點迷津的導師，即所謂“天人師”。另一方面，當佛教從一個志

同道合的修行團體被越來越多地摻入崇拜的因素時，佛陀的精神力

量隨之被不斷擴大，他作為崇拜對象之“神”的符號超越了作為導

師的身份，他的形象和力量就越來越趨向於無限。信仰的本質就在

於外在之影響，所以對外在的依存度能夠作為其宗教色彩強弱的標

識，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團體。佛教從佛陀在世，到小乘、大乘、密

教等各有特色的不同時代，其實也是宗教色彩不斷增強的過程。這

是在宗教化過程裡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由此也在信眾裡發展出依他

力之期望。

從修行之果位來回視，“在原始佛教及傳統的、保守的佛教當中，

其最高目標是通過自己的修行，由自己來拯救自己，完成這一修行的

人被稱作佛陀和受人尊敬的人 （阿羅漢）” 5。至少從小乘佛教時代開

始，“定慧雙修”與守戒的結合成了信徒修行的最主要方式，也是體

現佛教依自力的最典型之宗教實踐。其中，定和戒，都意味着對自身

欲望和衝動之克制，這需要修行者具備堅定的意志，“正己而無希外

助”6。但自控能力之養成，領會佛陀教導來獲得智慧是必不可少的

前提。佛家的大智慧就是明白欲海即是苦海，而欲念所執著追求的

任何物件，皆為因緣和合所成，無常無自性，是為空。懂得了這個

4  付ٷe䳷ћȧ࢜Ꮢ⮰Ⴣ᪅ 喝࢜Ꮢ᪅㜳҇᪅ȨじΉ「喏ᏣἮȟㅍᘌ㒺䂛喏ᵮ᳃ 喝

ᐏ㺫ፗヰ๓Ⴄܦ❴喏2010 Ꭰ喏じ 302 䴭Ƞ
5  ͙ᱽٯȧ℀䐯ᕉᘟ䀂Ȩ喏य़䰳䂛喏Კጊ喝⊅↋Ϧℽܦ❴喏1987 Ꭰ喏じ 224 䴭Ƞ
6  䘃䊱ȧ∁㺭Ȩ喏ȧᑄᬺ䯲Ȩ̵ࢣ喏ȧ๓㫻Ȩ㌔㮋 2102喏じ 52 喏じڶ 88 䴭̶

‰じ 22–23 㵸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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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就能自覺地堅持戒和定，憑籍自身之修為走向涅槃境界。在

這整個過程裡，如果一定要尋找出依他力的成分，至多就是聽取佛

陀的教誨了。然而“大乘佛教興起的結果，是把佛陀個人絕對神化”，

即“在大乘佛教裡，佛陀成了猶如太陽神一樣的角色”7。這樣隨之也

就產生了“法身佛”的概念，並使之成為人的本性和現象世界的本體。

以此為例，“連帶神化了人性中利他之大慈大悲的意願，並藉此尋求

解脫和救贖信者”8。但大乘佛教的追求解脫途徑，還是依靠六波羅

蜜多，所以它的修行之道還是以依自力為主。

不過既然大乘佛教的涅槃義理是為了消除自身與法身之間的隔

閡，從而完成佛性的回歸，這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解脫問題了，因為一

滴水融入大海也需要和大海相接，得到大海的擁抱。更因為真如本

體具有大慈大悲之佛性，其自身由此對“一滴水”有着一種難以抗

的吸引力，所以和大海與一滴水關係相比，具有應化功能之法身與一

切有情之自身之間更體現出彼此互動的雙向性。

密教與大乘的區別在於後者對佛性的回歸僅僅意味着一種意識

上的覺悟，而前者所要爭取的是人作為一個現象主體之最高歸宿應該

是圓滿無漏。佛教發展到密教的階段，也是它在印度存在的最後的階

段。在這個階段，佛教在印度社會文化的影響下，以及受到婆羅門教

的擠壓，宗教形態由此被不斷異化。如“在瑜伽行派與（後期）中觀

派思想的啟發下，瑜伽者憑自身的種種修驗，適應印度神教而漸漸形

7  Alex Wayman, Buddhist Insigh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4, p. 375. ҈㔱छ

㘩᭛ᠳ҇䭬ᰵβ๓ᬑຮҲ⮰ह㮋喏ڣ࢟ᰵ∁䏗҇⮰ѹȠ
8  Vishwanath Prasad Varma, Early Buddhism and Its Origins,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73,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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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9。如此當然也意味着原有的特色之被逐漸弱化和異化，這中間也

就包括教義中所含依自力和依他力主張的彼此消長。可以說，佛教從

原始時期到密教階段，是一個修行側重于依自力轉化到依他力的過

程，也是一個走向完全宗教化的過程。

在宗教傳播的過程中，隨着時間和地域的變化，它的形態甚至是

教義主體都會進行一些調整以求適應。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轉

依”，因此它修法中的依自力和依他力的關係之間必然會在東土發生

一些有特點的變化。

大致在公元 4 世紀初的兩晉之間，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傳播形成

了席捲社會之規模，而密教在華土的發展高潮，即在教義、修法、儀

軌等方面自成有特色的體系而作為一個有別於他者的“宗”，則在 8

世紀中葉。不過此和佛教在印度的情況有異，這不是一個線性的過

程。由於比較遲來的密教在中國遭遇的環境與此前大不相同，因此

在發展變化裡形成了新的特點，以下僅就其修法中的依他力和依自力

的情況言之。

在漢傳密教裡所表現出來的依自力和依他力觀念之間的一些轉

變，也是和密教在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裡境遇相呼應的。在中國佛教

諸宗裡，密宗和淨土宗都有着較為顯著的依他力思想，且因為前者與

印度佛教的承襲更為直接，所以必需從其淵源說起。通過自我克制和

自升境界的修行方式，稱之為依自力，那些依仗神的恩典而得救的信

Ϙ喝͙ࡃ喏」Ꮢ҇᪅ᕉᘟञȨじ࢜䴲ȧ࢜  9 㤛ᰤᅬ喏2010 Ꭰ喏じ 345 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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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䈠Ⅴ⊣ȧ͙ష҇ᕓ䀂ȨじΉ「喏̶⊣ 喝̶ ⊣Ϧℽܦ❴喏1988 Ꭰ喏じ 296 䴭Ƞ
11  ᱺ䵾ȧ๓΄䈒͒ᎻȨ喏ȧᐏᑄᬺ䯲ȨࢣθΉ喏ȧ๓㫻Ȩ㌔㮋 2013喏じ 52 喏ڶ

じ 339 䴭̷‰じ 27–28 㵸Ƞ
12  ȧ๓℄Ⱃ䖚䗏҇⺊䂶ߌᠭ㊿Ȩࢣ ȧ̬ڑ㢨㒱ڣ㌏ⱋ㼬৭じθͷ̬Ȩ喏ȧჲჃ

̵ ㊿Ȩ喏ࡃϘ喝ష䯇᪳ژ❵ܦࡂत喏1993 Ꭰ喏じ 8ȟ9 䴭Ƞ
13  ঔ㋙Ოȟ䘙劘⼷ȧĄ๓₍ૈą⮰⤪Џᘻ㓕㜳傛䓱ᘻ㓕ÿÿБĄᓕϳą◦͙ᓯȨ喏ȧ㺫

ℽ๓ႤႤ൝Ȩ2019ࢃ Ꭰじ1 喏じ164–169 䴭Ƞ

仰，一般稱作依他力或依神力，以示彼此的區別。佛教信仰裡這種依

他力觀念的濫觴首先是和中國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分不開的，尤其

是代表大乘有宗的“涅槃佛性學自晉宋興起之後，就漸漸入主佛學

界，最後終於佔據了佛學界的統治地位”10。漢傳密教當然會受到它

的影響，鑒於認識到“總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 ；宣一切之知者，

莫貴於如來”11，由此歸宿與源泉是二是一，從而形成如何依他力的

新途徑。

大乘佛教對以“普度眾生”為宗旨的菩薩精神之提倡附帶出了一

個問題，即被普度的“眾生”必需要仰仗佛或菩薩之力來脫離苦海，

即依神力或依他力。假如眾生都能依從佛陀教誨憑着自身努力離開苦

海，所謂菩薩精神就成了一個偽命題，所以大乘佛教之教義中蘊涵着

依他力思想的源頭。這也是佛教從大乘時代開始具備完全意義上的

宗教的標識之一，因為只有宗教的信徒有了依神力或依他力的思想，

才可以說該宗教已經有了足夠的神聖性和神秘性。密教興起後，作為

大乘佛教的一種後續，在這方面更加強調 ：“一切諸如來，此教菩薩

眾，皆已攝受汝，成辦於大事。汝等於明日，當得大乘生”12。密教

如此宣說，是因為它在意識形態上比佛教的其它教派更強調信仰的力

量。思想上的信仰和思考是相互對立的反比關係，所谓“個人思考和

信仰之心具有內在的衝突性，若不放棄一方必不可相容”13，佛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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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卻使這兩者構成了一個有着對立之統一體。而依自力是需要以自

我思考為基礎的，依他力亦需仰仗信仰，如淨土信仰以認定“十方所

有諸佛菩薩，皆得大神通，無有障礙 ；能以種種善巧方便，救᠀一切

險厄眾生”14 為首要前提也與此密切相關，密教則深信所有神通最後

都歸諸於大日如來，但也保留了需要在修行上自身作出一定努力才能

獲得佛力加持的先決條件。

大乘教義中普渡眾生的菩薩精神猶如陽光普照，但每個人得到陽

光的部位、分量、時間等等又各不相同。這和大家一起讀佛典、聽

講經，但所得之感悟卻是彼此都不一樣的情况雷同。如此，密教出

於對得到佛陀所說法之途徑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自持力

在修行中的作用。如認為佛陀所說法只有對症下藥才有效力，因為世

人為情欲所累之狀無一相同，而此病之良藥可能於彼病是毒藥，所以

佛陀救世之法僅能讓具體的個人知曉，他人聞知反而不利，於是只

可以用特殊的語言秘密說法，故稱密教。“密藏者，陀羅尼法也”15，

如此能使眾生分別悉知的特殊語言名為陀羅尼，“陀羅尼，秦言能持，

或言能遮”16，俗稱咒語。所謂能持即是能集種種善法，能遮可使心

不生惡，因此若得陀羅尼，可即身成佛，於是修行的重點轉向了如何

獲得陀羅尼。鑒於陀羅尼體現着佛法無比，依仗陀羅尼即是依仗佛

力，于此也成了依他力觀念在密教裡發展的一條主線。如“不空等人

14  ȧ䊣ԍ䀂ࠉ⪜ӫ䛷Ȩ喏ȧ㬁⯶๓ፗ⌔ో䯲Ȩ̶ࢣ喏̶ ⊣喝̶ ⊣҇Ⴄᰤᅬ喏1995 Ꭰ喏

じ 75 䴭Ƞ
15  ȧ๓Ⴗؓञ⪑Ȩࢣ Ą̶ןჲ㫻ą᷉喏ჸ͂ᵍ∔᱘喏ࡃϘ 喝͙ 㤛ᰤᅬ喏2015 Ꭰ喏

じ 63 䴭Ƞ
16  ᑁ㜖๓ᱽ㺫ቂȧჲ᪅⮨䖀ᔃȨ喏ᲝϘ喝షᰤܶ㵸 喏ᰯ1917 Ꭰ喏じ 29 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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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重已廣為流行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以推展其教”17。這樣子一

來，密教的修行就成了主要通過陀羅尼來實施主體與客體的相向互動，

並有可能在實體上，而非僅僅在理論上達成眾生與佛的同一。

如果說印度社會的文化習俗是促成密教在佛教裡頭興起的外因，

陀羅尼觀念的發展則是推動佛教形態演變的內動力。佛陀的思想是

依靠他的弟子們用“如是我聞”之名義來廣為宣傳，後來據此以各種

文字寫成的經籍是佛法走向世界的主要載體之一，在這個過程裡，佛

教對語言文字構成的符號系統所蘊含的巨大作用力有了深刻的認知。

到了大乘佛教時代，法身和佛性等概念之普及，使佛法及其獲得方式

的認知與需求超越了佛陀曾經說過的記錄所能提供的。也就是說，用

通常語言所構成的符號系統已經擔負不了對佛法的闡釋和應用之需

要。在如此形勢的觸動下，創意新的佛法載體成了當務之急，於是也

有了多種陀羅尼之說。這包括對語音符號的各種特殊約定，以體姿和

手勢構成的不同符號系統，以及由相應神祇進行排列組合拼合出來的

圖案或模型等等，後者稱之為曼陀羅，意為壇城，實際上代表着意念

中的各種佛法的表現形式。這一切構成了密教形態的主要外在框架，

它們對佛教教義和宗旨而言又具有工具性。密教的信徒指望這些符號

系統來得到法力的加持和成佛之通道，如“密教認為經咒、儀軌等法

術的力量足夠隨意地改變自然”18，即不僅依佛力來修身，還當做為己

所用之工具。

密教與此前的佛教相比，大乘佛教時代所萌生的圖像崇拜和密法

㟘ȧ⏱㒖㜳Ꮢύ喝҇⋶  17 䴮ᄶࠉ䭬㒱ᅨ㊿ᎎͷⵀ⾢Ȩじ̬「喏̶⊣ 喝̶ ⊣ऐ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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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裡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其進步至密教時可以說達到了頂峰。

廣義地說各種曼陀羅和手印等都屬於這個範圍，即使從狹義的角度，

特色鮮明的密教造像大大地增強了信眾的崇拜意識，而偶像崇拜是依

他力觀念存在與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密教圖像的發達主要沿着二

個方向，其一是多首多臂神像之廣泛出現，最典型的就是華土民眾非

常熟悉的千手千眼觀音像。多臂多首的造型能夠直觀地顯示神的力

量，使見者由敬畏而崇拜，進而產生對佛和菩薩依賴之心。其二是着

重顯示神的忿怒相（或稱“猙獰相”），作用在於“忿怒相為濟度難調

眾生者”19，即忿怒相為眾生救苦救難的一種方式。密教的經籍中記

載着各種畫像法，充分突出了圖像崇拜在密教裡的意義，當然也是和

依他力思想的盛行密切相關。

作為佛教裡最具神秘性的教派，同時又缺乏教義創新所隨帶的神

聖光環，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繁瑣複雜的各種儀軌是一重要手段，因

為儀式本身兼具神秘和神聖之特性，也是維持信仰的一種行之有效

的方式。儀式是將人們按照一定規範組織成一個臨時的群體，這個

群體通過協調一致的行為形成合力和“場面”。這種場面愈大愈壯觀，

此中人們的行為愈是整齊有序，就會合成一種“力場”或“氣場”，由

此也形成了它的神秘和神聖。在宗教儀式裡，這樣子的力場或氣場即

可視為神靈或神力之表現，其中每一個參與者都可體味到這種靈與

力的感和加持，這樣就產生了依神力的意義。鑒於遵守規範和達到

儀式的要求也需要參與者自身的自律和努力，可以說宗教儀式混有依

自力和依他力的含意，然而在宗教實踐中往哪個方向傾斜則取決於宗

教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湯用彤先生指出 ：“密教則外重儀軌，內

19  ๓ᱽ㺫ቂȧჲ᪅⮨䖀ᔃȨ喏ᲝϘ喝షᰤܶ㵸 喏ᰯ1917 Ꭰ喏じ152ȟ153䴭Ƞ



034      嚴耀中

附教理，自成一系統宗派”20。密教集各種儀軌之大成，其中若結壇、

護摩、灌頂等系密法不可或缺之內容。因此在上述密教重視儀軌傾

向，並且在實際上是以強調對儀式的遵守取代了戒律的約束。在儀式

的過程中，通過諸如“禮拜者，屈己也 ；旋遶者，戀慕也”21，把依自

力的信念轉移到崇拜的物件，無形之中轉移了對依自力的堅持。此外，

場面的形成在很多情況下是通過壇城，即曼陀羅（Maņḍala）的設置。

輸波迦羅（637–735）所譯《蘇婆呼童子請問經·律分品》（《大正藏》

編號 895）云：“以諸大聖眾及與諸天所居住處，是故名為大曼荼羅”。

也就是說曼陀羅實際上是一個諸神雲集的世界，也是一個如何通過

複雜的儀軌運行而取得神力加持的場合，於此密教的依他力就具象

化而系統化了。

形成這種依自力觀念被轉換的思想背景，在於對欲望的性質之

認知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呂建福先生通過對《大樂經》（《大正藏》

編號 243）的解讀，概括為 ：“就是說不要把貪與清淨對立起來看，

不能孤立地視貪為敵。相反，從本質上認識到貪即是清淨，淫

欲即是道，大欲即是大樂。對治貪，要從貪入手，以伏，

這樣才能了達究竟法”22。這種修法也可以說是“以果位為重點，是

對果位的直接教授。在修持上……以此調整修行者的心性”23。佛教

戒律原本是為了防止貪對修行人的影響，所謂依自力也是依靠自己

的定力和智慧堅守佛戒，杜絕貪之侵害。而按照《大樂經》等密

教典籍的說法，既然治貪可以從貪入手，幾乎是對佛家戒律釜

20  ⎛⩔ᒐȧ䮷਼҇᪅ञ⽫Ȩじఇ「喏ࡃϘ喝͙ 㤛ᰤᅬ喏1982 Ꭰ喏じ195 䴭Ƞ
ࢣᤙȧ๓Ⴗؓञ⪑Ȩݹ  21 Ą̶⻚ج⇫䲕ą᷉喏じ 45 䴭Ƞ
22  ८ᐦ⺻ȧ͙షჲ᪅ञȨじ̬「喏ࡃϘ喝͙ షᰯႤܦ❴喏1995 Ꭰ喏じ 96 䴭Ƞ
ӶਞȧჃબጠĄჲჃ䕿⁍じᐏ䀂ą⮰ਞႤᕉᘟᣎȨ喏ȧℽႤܶȨ2020  23 Ꭰ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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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抽薪，也使依自力的主張失去了主要的用武之地。

密教進入華土後，是内與華土佛教諸宗的密切交流，外和傳統社

會文化進行適應性的互動，從而因地制宜顯出了它的特色。主要有以

下幾點 ：

1、鑒於中國佛教的主流是繼承依自力的修行傳統，在彼此結合

過程中必然會對密教有所影響，這也成了密教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依自

力之修行努力的外因。

密教有着很強的宗教形態融合力。鑒於密教的一些主要經籍是

開元三大士在中國最後完成的，表現出“‘後期大乘’的如來藏我、

自性清淨心、唯心的念佛觀，融攝了《般若》的平等不二，《華嚴》

的涉入無礙，及中觀、瑜伽學，成為‘秘密大乘’的根本思想”24。

故爾能夠與中國佛教裡其他一些宗派進行了充分的溝通融匯，於敘

述及用詞上也顧及漢譯文本的華土話語傳統，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緊

密的聯繫，始終貫穿着“顯密雙修”而致使圓通的宗旨。這不僅使密

教迅速地擴大了影響力，也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涵。如通過與天臺

宗的結合，發展出帶有密教色彩的各種懺法，在社會中得到充分推

廣，成為佛教在中國民間生活裡的一種重要存在。但懺法在發展的

過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目的與內容從自懺為主轉移到代他人作

懺。懺法所包含的各種儀軌是密教漢化的一個重要側面，但儀軌之

實施雖然對每個參與者來說也是意味著一種自持，但它畢竟是群體

Ϙ喝͙ࡃ喏」Ꮢ҇᪅ᕉᘟञȨじ࢜䴲ȧ࢜  24 㤛ᰤᅬ喏2010 Ꭰ喏じ 365 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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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為，它進行的過程和最後之完成是需要全體參與者的互相依

持，是自我與他人一起合力的結果。

除天臺禪學外，密教與華土各類禪學都有着廣泛的聯繫，幾乎

所有與密教有些關係的僧人或是禪僧，或有禪功。如據《一切如來

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Cuhyasamãja，《大正藏》編號 980），

修法“只是靠禪定，在禪定中親眼見到如來，通過如來的力量才能

達到瑜伽”25。又“如對‘佛性’或‘法性’普在的共識 ；密宗三密（身

密、口密、意密）和禪宗‘心心相印’共同表現着對語言的超越； ……

同樣認可即身成佛（不過層面上有所不同。禪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是指意念上，密宗則以此肉身成就）”26 等。在這類共識基礎上則是

漸悟和依自力，頓悟和依他力等有關對應。因為漸悟必須是自身努力

之結果，須得“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而頓悟的契機則在於外

來的啟迪，從世尊拈花引出迦葉微笑起。這個道理與密教修持中通

過調伏身口意而獲得加持的路子是一致的。

2、與道教交流也對漢傳密教發展有重要影響。如“道、密在傳

播過程中攝取、融合了對方的教義內容、儀禮、符咒、印法等，採用

了對方的術語、文句、咒聲等”27。如此結合對密教來說有利有弊。

道教的東西出自本土，密教將它們吸收固然能夠在豐滿自身的同時有

利於以民眾熟悉的形式來進行傳播，但這同樣也是使密教處於不利的

地位，因為模仿的終究難敵土生土長的，這也是密教在中國社會的影

響力比不過道教的原因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是主張肉身可以修

25  ↯ᓣ❪ȧ࢜Ꮢ҇᪅ञȨじθ「喏⢷͂Ⴕ䂛喏ࡃϘ喝ੲ࢜ࠅᰤ乔喏1987 Ꭰ喏じ 453䴭Ƞ
26  㔬 ȧ͙䀂ڙ᱉⮰⺊䕆⻖Ȩ喏ȧ͙షਞႤञȨ1999 Ꭰじ 2 喏じ 78–79 䴭Ƞ
27  台ᓯጉȧჲ᪅㜳䕿᪅Ȩ喏ᩢڑ℻㦃ȧᲝ҇᪅䀂Ȩ喏ࡃϘ喝͙ షᰯႤܦ❴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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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果，但道教的修仙完全靠着自己，包括煉丹也得自己動手，密教

的即身成佛最終還需大日如來的神力。道教的依自力勝過密教的依他

力，根本的原因在於前者更符合中國文化的傳統思維模式。此外，唐

宋以降密教和華土社會基層文化之結合頗有發展，尤其一些密教神祗

如千手觀音、准提菩薩等受到民間廣泛的信仰。這在滿足中國一般民

眾宗教功利主義心裡的同時，反過來也加重了漢傳密教依他力的色彩。

3、重視陀羅尼在傳教上的工具作用，積極宣揚咒語的作用，散

佈神力創造奇跡的故事，所謂“開元三大士”的密教興盛時代之形

成與此不無關係。此後陀羅尼經本與陀羅尼經幢始終作為密教存在

之象徵到處可見。由於咒語具有高度的神秘性，能夠作為顯示宗教

力量的重要方式，且和作為本尊真言的種子字（bījākṣara）聲形合一，

成了高度濃縮的神秘性宗教符號來溝通自身與法身，證實兩者是二

是一、即彼即此，從而能夠作為顯示法身神力的重要方式，所以被

中國佛教的各種各派或多或少地採用，流傳至今。但鑒於使用咒語

的對象主要是針對他者，所以至少是有違依自力之初心。雖然在華

土依舊是把相當一部分的咒語應用放在自淨其身的努力上，作為日常

修行功課的一部分。如在大部分寺院，更不用說密教色彩濃厚的寺

院裡的僧人，都把念誦“十小咒”作為早課的必修內容之一。不過陀

羅尼諸咒的應用似乎是個例外，以陀羅尼為工具之目的是為了取得修

佛成就，包括陀羅尼在內的密教諸法，“皆釋尊，若觀音、文殊等菩

薩說之。而其受法、持誦、功德，專在世間諸願成就”28。也就是說，

依靠陀羅尼諸法而取得諸願成就也是依他力的的表現之一。

28  ๓ᱽ㺫ቂȧჲ᪅⮨䖀ᔃȨ喋ݹᤙ喌喏じ 373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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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密教到了中國成了密宗（密宗實際上僅是漢傳密教裡一個比

較突出的部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有了一個傳授體系。不僅如此，

由於依他力觀念的影響，在修行過程裡對導師的依賴程度要遠遠超

過中國佛教的其他諸宗。在中國佛教傳授體系裡，師傅對徒弟的修

為主要起點撥作用，僅是後者的引路人。這與孔子“引而不發躍如

也”和教學相長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但“到了‘易行乘’，則不尊

經，而是尊師，尊重他們的導師、上師，認為只要照導師的指導做

就行了”29。故爾在瑜伽密教裡，門徒們“完全信任和服從上師，把

上師作為終極者和超越凡俗知識的力量的代表”30。如此態度也是

依他力思想的一種折射。但這種現象主要反映在藏傳密教裡，由於

漢傳密宗的傳授系統到晚唐時已經趨於消失，所以這個特點並不顯

彰，這也是密教的各種基因在華土始終存在而密宗的傳授系統則早

早消失的原因之一。

5、與淨土信仰互相鼓動和促進，在二個層面上合成了中國佛教

裡的依他力觀念體系。其中，密教在理論上完整了依他力和依自力之

間彼此依存的關係，而淨土宗則將依他力的獲得簡易化而在教內外

得到更多的認同與實踐，譬如“通過三密的實現能堅定往生淨土的

信念”等 31。如此，從唐代開始，使依他力觀念在中國佛教的修行

觀念中成了主流。這是一個有別於密教和中國佛教其他諸宗的很值

得注意的現象。與淨土宗一樣，由於可以依他力，用不着自己做更多

29  ु⒮ȧ࢜Ꮢ҇Ⴄ⎼≭⪑䁇Ȩ喏̶⊣ 喝̶ ⊣Ϧℽܦ❴喏2002 Ꭰ喏じ 297–298 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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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修行變得簡單易行，所以也有“易行乘”之稱。如此當然也

有利於它的廣泛傳播。不過從另一方面說，鑒於華土儒家有着克己

復禮和君子自強不息等強烈思想傾向，對密教裡的依他力和依自力觀

念的取捨產生一定的影響，致使現存漢傳密教裡對依他力的觀念背

景有所壓制，即使在修行密法時也注意自己的努力。如唐代僧智生前

“持金剛般若及尊勝咒等各二萬遍”32。這當然也是自身努力的體現，

所以漢傳密教與淨土宗相比，依他力和易行道的色彩淡薄了很多。

6、鑒於密教的主導觀念裡包含着“一面殺、盜、淫、妄，一面

即可‘成佛’”33，從而和華土的以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化傳統格格不入，

導致了其作為一個宗派的整體在華土很快消失。但在宗教的社會實踐

中，密僧們則尊重漢文化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並以此作為對密教

在華土應該呈現何種形態之取捨標準。如信奉密教的僧人和其他僧

人一樣，在佛教內部一概以接受小乘具足戒作為出家人正式進入比丘

與比丘尼之列的標誌，亦一體遵守朝廷法令和各級僧官之約束，也

由此體現出漢傳密教與中國佛教的一體性。同時，密教原有的一些有

關性力的內容被刪減到最低程度，以儘量避免和儒家思想發生衝突。

由於儒家思想之本質是一種講究人與人關係的政治哲學，所以密教

和儒家的靠攏，也必定會受此影響。因此，無論密宗的傳授體系是

否中斷，密教的一些基因依然在華土連綿不斷地存在着，不僅如此，

在密教內所形成的依自力和依他力的混合修行模式通過各種變化而成

為中國佛教的一種主流形態。

密教在華土所顯示的上述特點其實也牽涉到修行中的依自力和依

32  κڎȧ๓ঔⰤጊႵ䮩䱴⇵ᄦᩱᄦͧ๓ᓣᮦ∁ፗ䟄͒ᎻȨ喏䐵ȧ਼᪳ڔȨࢣ

⊢ఇ̬喏̶ڗ 喝̶ ⊣ऐㅹܦ❴喏1990 Ꭰ喏じ 3923䴭Ƞ
33  䘙 ȧ᰷䮷਼҇᪅Ȩじఇ「喏┋ࢃ 喝呶傛ᰤ喏1980 Ꭰ喏じ 574 䴭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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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力問題，如依仗各種手段和途徑即具有依他力之屬性，而在各種約

束下修佛則蘊含依自力的成分，關鍵在於兩者之間的比例。作為佛教

的一個分支，密教不可能完全丟失依自力的修行傳統，二者是相合

在一起的，至於所占比重多少，則隨信者本人而定。一般地說，對教

義之認識越多，依自力的意向也越大，尤其表現在瑜伽禪的定力修

持上。“浮圖之修，其奧為禪”34，奧妙之處，各有側重。瑜伽禪之修

煉目的是為了取得大日如來神力之加持，也就是說表現在瑜伽禪的依

自力卻為着爭取依他力服務。這樣子一來，密教修行中的依他力和依

自力就呈現出一種主次關係，即通過在依自力上面的用功來爭取依他

力之實現，從而把大乘佛教裡的二者關係來了一個顛倒！不過這樣子

一來，卻成了密教離開儒家士大夫群體越來越遠的原因之一，儒家的

君子之道皆以自我修身為本。《大學》以此歸納出一條做人治國的總

路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易傳·乾》：“《象》

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此，不僅君子修身要依自力，齊

家治國之本也在於自力更生。以大乘為代表的佛教之所以能和中國

傳統文化合拍，堅持依自力為主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35。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漢傳密教在中國佛教和社會中的

實際存在與一些密教經典中所包含的觀念嚴重脫節。一方面，即使在

34  ᴟჃٯȧ咹Ⴕ⊣⻖ፗⶽȨ喏ȧᴟ⇟Ო䯲Ȩڙࢣ喏̶⊣ 喝̶ ⊣Ϧℽܦ❴喏1974 Ꭰ喏

じ 99 䴭Ƞ
35  䰂♢ჲ᪅স⌔ోჃ䘩ᰵӉЂ߇⮰ͧᑡ喏Ѳჲ᪅ج䏸㍭⦏喏̹᭛ᬿ㵸䕿Ƞ⌔ోჃ

ͷԚ㵸ݳạㅍ喏ᬿ㷗ᐏ๓ᰯℽⱪᝬᣑःȠڕ㔱ᒸҲᰯ̶ᒝ䴫߇ᅝᰵβ๕ฐ

ͷݑ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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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後，密教在中國佛教，甚至在社會很多的角落裡都可以覺察到

它的存在 ；另一方面，密教的主要經籍，尤其是北宋初期翻譯的文本

則基本上被封閉在各個版本的《大藏經》裡，很少有包括僧人在內的

佛教徒能夠閱讀這些典籍。這當然是中國文化的選擇性和密教的適應

性互動的結果，但由此也致使密教的依他力思想在中國佛教的影響被

有意無意地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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